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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何种路径实现乡村振兴，是当前农业农村领域亟待探索和深入研究的重要议题。资本下乡是新时代解

决“三农”问题，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助力。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以来，资本下乡成为普遍趋势，

资本下乡推动农村进入市场化新阶段，同时这种市场化使得社会力量得以更多地参与到农村秩序中，重

塑乡村治理的秩序格局。资本下乡通过参与农业生产、土地流转、人才培养和农村建设等方式，以资本

化运作方式经营治理村庄，在农业农村现代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资本下乡通过将企业的先进管理模

式和方法融入村治实践之中，使村治向经营性治理转型，重塑政府、企业和农民在农村秩序中的关系结

构，以产业振兴、农民受益为目标，对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产生重要作用。本文试图从资本下乡推

动村治转型的动力机制角度进行分析，探索乡村振兴背景下村治转型以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可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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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ow to achieve rural revitalization through which path is an important issue that needs to be explored 
and deeply studied in the current agricultural and rural fields. Capital going to the countryside is an 
important force to solve the “three rural issues” and achieve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in the new era. Sinc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rket economy in China, capital going to the 
countryside has become a common trend. Capital going to the countryside has pushed rural areas 
into a new stage of marketization, and this marketization has enabled more social forces to partici-
pate in rural order, reshaping the order pattern of rural governance. Capital going to the country-
side participates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land transfer, talent cultivation, and rural construction, 
etc., and operates and governs villages in a capitalized way,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mod-
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Capital going to the countryside integrates the advanced 
management models and methods of enterprises into village governance practices,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towards managing governance, reshaping the relationship struc-
ture among the government, enterprises, and farmers in rural order, and aiming at industrial revi-
talization and farmers’ benefits,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realiz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ynamic 
mechanism of capital going to the countryside promoting rural governance transformation, and ex-
plore the feasible path for rural governance transformation to achieve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in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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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是关键，要推进我国现代化进程，“三农问题”始终值得重点关注。2017
年，中央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指出要实现乡村振兴，就需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实现

农业农村现代化。2025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

中指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着力壮大富民产业，推进乡村建设，健全乡

村治理体系，提供全要素保障和优化配置体制机制[1]。强调引导企业等与农户实现紧密利益联结，通过

保底分红、入股参股、服务带动等方式，以实现农户依托产业发展实现增收。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推动

资本下乡服务于乡村发展，在实现乡村产业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实现乡村全面振兴，一是要实现农业现代化，首先要求产业振兴，产业振兴需要小农户与现代农业

有机衔接，为此需要资本下乡参与，引入现代化的生产经营方式；二是要实现农村现代化，乡村社会的

治理有效是下一步关键所在[2]。资本下乡不仅为乡村产业现代化发展带来资金资源，也通过将企业的先

进管理方式融入村治实践，重塑乡村治理的秩序格局。 

2. 文献回顾与概念界定 

年度发文量是衡量某一学术领域研究热度的重要指标。自 2017 年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以来，资本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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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见图 1。 
 

 
数据来源：中国知网。 

Figure 1. Overall trend analysis 
图 1. 总体趋势分析 

 
系统梳理近十年国内现有研究，明确研究进展与前沿趋向，有利于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系统思路。

文献搜索以“资本下乡”、“乡村治理”等为检索词搜索中国知网数据库，筛选其中相关性较高的文献

223 篇，并基于本文对 223 篇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CiteSpace 是一种可对知识领域进行动态可视化分析

的工具[3]，本文利用 CitSpace 6.3.R1 软件对资本下乡推动下乡村治理研究时间线图谱及关键词突现图谱

进行分析。 
 

 
Figure 2. Keyword clustering timeline chart 
图 2. 关键词聚类时间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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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资本下乡推动下乡村治理研究的关键词聚类时间线图，见图 2，该图显示了 9 个聚类伴随时间

而变化的历史跨度，从图中可分析各类研究主题在时间维度上的研究进展，由图可得知，资本下乡推动

下的乡村治理研究主题集中在乡村振兴、土地流转、乡土社会、村企合作及利益相关者方面，集中探讨

在资本下乡作用下，要实现乡村治理转型以推动乡村振兴，需要在村庄各治理主体间利益关系协调，以

及村庄权力运行和公共秩序重构方面所需要关注的问题。 
突现词是关键词在时间维度突然增加或使用频次增多的关键性术语，根据资本下乡推动下乡村治理

研究的关键词突现图谱，见图 3，可以进一步确定资本下乡推动下的乡村治理研究的前沿趋向。在Burstness
中设置 γ值为 0.1 时，出现 10 个关键词突现，可见在 2014~2019 年，该研究领域早期关注于资本下乡作

用下的土地流转问题，其突现强度为 2，后逐渐将研究重点转移向乡村社会中的利益主体关系问题上，开

始探讨资本下乡作用下的乡村治理体系构建，2021~2024 年，前沿热点关注于乡村产业振兴、优化路径及

合作治理问题，其突现强度分别为 0.82，0.75，0.67。 
 

 
Figure 3. Keywords emergent map 
图 3. 关键词突现图 

 
资本下乡是农业经济学领域较早使用的概念，主要是指城市工商资本通过各种渠道向农村地区流动，

参与农村地区的经济建设，典型模式是“公司 + 农户”[4]。近年来，由于土地政策的调整和市场经济的

发展，城市工商资本参与农业规模经营、农村土地流转和新农村建设的现象日益增多，“资本下乡”的

概念外延实现扩展。本文将“资本下乡”置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下，试探究“资本下乡”对村治转型

的深远影响，分析其发生作用的动力机制。 
在农业领域的资本下乡，其正面治理效应在于为村庄带来先进农业技术和设备，驱动农业生产的专

业化、规模化和现代化，通过土地流转和就业机会增加，促进农民增收，实现农业产业链延伸，带动农

村经济多元化；其负面治理效应在于，部分下乡资本面临经营风险，效率低下甚至亏损，使得经济发展

不可持续，可能发生资本侵占农民利益，使得小农户利益受损，并且部分下乡资本并非真正从事农业生

产，由于资本的逐利性可能会造成资源浪费。在非农业领域的资本下乡，其正面治理效应在于能够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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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非农就业岗位，增加农户工资性收入和非农经营性收入，推动农村产业结构升级，三产融合发展，

产生产业集聚效应，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条件，实现农业农村向现代化转型；其负面治理效应在于，可能

导致农村资源分配差序化，造成村庄贫富差距，弱势农户群体被边缘化，农户与企业矛盾纠纷增多，影

响乡村治理的秩序稳定，且在一定程度上会产生农村土地“非农化”风险。 

3.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村治困境与治理需求分析 

本文结合对甘肃省原子化村庄 J 村进行的问卷调查及访谈，对当前乡村治理困境及需求进行分析。

问卷形式为自填式问卷，共发放 220 份，有效回收问卷数量 204 份，问卷回收有效率为 93%，访谈为遵

循田野调查原则所进行的非结构式访谈。 

3.1. 我国当前乡村治理困境 

一是村庄传统权威弱化。在乡村社会，掌握着优势资源和对乡村社会影响力的村庄精英们，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着乡村社会的整合，形成村庄传统权威[5]。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政社合一”体制下，乡村

社会资源被重新划分整合，村庄传统权威走向衰弱。社队时期结束后确立起 “乡政村治”的治理体制，

加之市场经济的确立，缺少有力的村庄权威。在与 J 村村民王某的访谈中，王某表示，“在以前是社队的

时候，有活动大家组织响应起来很快，现在村里连社火都很难组织起来，老一辈的人组织不起来，年轻

人都进城去了。”可见，在传统权威弱化的原子化村庄，社队时期结束后，缺少有力的村庄权威将村民

组织起来。 
二是村庄公共资源配置的困境。在我国推动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城乡发展存在差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 2024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4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54,188 元，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3,199 元，城乡收入比为 2.34:1，根据对比，可见城乡发展仍存在一定差距。乡村

要实现自主发展，其根基在于小农户在乡村场域中能够自主利用的要素、资源的范围和数量。在资本主

导经济下，小农户处于弱势，乡村人、财、物外流，导致乡村社会的解体、人际关系的离散和社会资本的

流失，形成农村空心化，乡村治理缺乏所需的内生动力。据 J 村调查数据，外出务工或经商为主的人口

比例为 54%，高于在家务农的比例 12.7%，村民更加倾向于接收外出务工所带来的更高的收入，22.7%的受

访者认为，农村收入低是农村空心化的主要原因，据表 1，可见村庄公共资源配置问题仍是村治重点难题。 
 

Table 1. Main reasons for rural hollowing 
表 1. 农村空心化的主要原因 

空心化的主要原因 a 
回应 

观察值百分比 
N 百分比 

相关政策与当地实际有效结合问题 42 12.23% 41.21% 

农村收入较低 78 22.75% 76.51% 

人才引回和引进困难 45 13.12% 44.17% 

城市有更好的资源和生活环境 34 9.94% 33.32% 

城市有更好的教育 36 10.55% 35.36% 

农村基础设施相对不足 72 21.02% 70.61% 

城市娱乐交通便利 27 7.96% 26.52% 

其他 9 2.33% 8.60% 

总计 343 100.0% 336.3% 

a.在值 1 处表格化的二分法群组。数据来源：问卷调查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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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乡政村治”的困境。21 世纪以来，我国在乡镇行政体制下，实行村民自治，形成“乡政村治”

的乡村治理模式。然而在农业税费改革和市场经济影响下，原有的行政与自治二元格局在国家行政权向

乡村社会渗透的过程中发生失衡，出现乡政“悬浮化”和村治附属“行政化”[6]，一些惠民项目在推行

中与实际需求脱节，且效果不佳。与 J 村村民访谈中，村民许某表示，“村广场落成很久了，虽然有配套

的篮球场和运动设施，但是老人不会玩，年轻人不在，大家更需要解决看病难的问题。”在调查中，40~60
岁受访者占比达 49%，人口老龄化严重，40 岁以下人口比例仅有 35.3%，显然老龄人口需求更迫切需要

得到满足，供需出现一定程度的错配。 

3.2. 资本下乡带来的乡村治理需求 

一是村治权威掌握分配资源的能力。在乡村治理中，村治权威掌握分配资源的能力是影响乡村治理

效果的关键因素之一。村治权威，如村书记、村主任等，往往掌握着村集体资源的分配权，包括资金、土

地、项目机会等。在资本下乡过程中，有力的村治权威，一方面可以为下乡资本提供其生产经营所需的

资源条件，与下乡资本形成有利的利益合作关系；另一方面，有力的村治权威可以为下乡资本实现监督，

以避免资本下乡可能带来的市场风险等问题，协调多元治理主体间矛盾，防止资本侵占村民利益。在 J 村
调查过程中，40.2%的受访者表示有将土地承包他人种植，还有 13.7%的受访者表示土地处于撂荒状态，

村庄部分土地资源未得到有效利用，而村民利益在土地承包过程中往往难以得到有效保障，资本与小农

户很难有效衔接，常出现下乡资本亏损不再合作、承包过程中造成土地污染由村民承担后果的现象。 
二是村庄公共资源的有效配置。资本下乡不仅带来丰富的资金、资源，同时还为村庄引进先进的技

术和经营管理模式，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转型[7]。但是同时资本下乡也为乡村治理带来挑战，可能会出

现精英俘获现象造成利益分配不均，使得村庄公共资源被少数人所垄断。为此需要乡村治理现代化转型，

理清企业、村集体及村民关系，构建紧密型利益联合体，使企业能够利用其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模式，

对公共资源进行合理有效配置，让下乡资本发挥正外部效应。J 村村民中 49.5%的受访者认为城市更好的

资源环境使得村庄人、财、物流向城市，乡村需要通过资本下乡引进发展所必要的资金、资源，对村庄

公共资源配置产生正外部效应。 
三是产权制度明晰。产权制度明晰是推动资本下乡和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三权分置”下的土地

制度，将农村土地的所有权、使用权及经营权相分离，对产权明晰提出了更完善的规定和要求。明细的

产权制度能够明确各方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有效保障各方权益。产权制度明晰要求完善土地确权登记，

通过村集体进行清产核资，明确村集体资产归属，完善产权交易市场，加强监管力度以维护正常市场秩

序，壮大村集体经济[8]。J 村村民王某表示，“承包出去几年结果承包商跑了，钱还没付完，想要对方赔

偿损失但是无处寻人，当初没有缔结有效合同，找到人对方也不认。”在产权交易市场不完善，缺乏交

易平台的情况下，单一小农户很难有效同下乡资本合作。 
四是多元主体合作共治。资本下乡使得村庄治理主体更加多元化，原有的“乡政村治”治理模式面

临乡镇、村集体二元权力无法有效对接，多元主体间利益不平衡，关系难以协调等问题[9]。多元主体实

现共治要求改善乡村公共行政环境，建立乡镇政府行政资源配置规范机制，实现事权财权相匹配；培育

乡村社会力量，构建民主透明的公共决策机制，使得村民诉求可以得到有效沟通渠道；重构乡村治理绩

效评估体系，完善多元主体之间的规范与激励机制。J 村治理主体相对单一，村民 L 某表示，“一般都是

村两委做决策，除非有需要村两委出面的事，很少与村干部沟通。”J 村在“乡政村治”治理模式下，缺

少相应的治理环境，资本下乡受到阻碍，发展缺少足够动力。 

4. 资本下乡驱动村治转型的动力机制分析 

本文结合对陕西省经济强村 D 村的实地调研和深入访谈，对资本下乡驱动村治转型的动力机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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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D 村在资本下乡推动下，实现“村企合一，以企带村，共同发展”的创新治理模式，其发展过程经

验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4.1. 宏观政策调整规范资本下乡参与村治行为 

乡村治理转型要求宏观政策环境衔接。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资本下乡虽然是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和现

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然而资本的逐利性和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可能会带来“政府职能工具化”现

象，从而推动国家宏观政策的调整。资本在下乡过程中往往处于主导地位，通过项目申请、招商引资等

行为，资本能够影响政府决策，资本与政府之间形成一种复杂的互动关系，资本不仅向政府争取项目机

会和优惠政策，还帮助政府完成招商引资和乡村振兴指标，因而影响宏观政策调整。由于资本逐利行为，

使得应对此种情况，政府政策也需要做出适当转变，制定更加完善的政策以明确资本下乡的规则和边界，

使资本行为符合乡村振兴整体规划和公共利益，防止资本逐利侵害农民权益[10]。D 村村企员工 K 某表

示，“政府希望 D 集团来做城市东大门一块的拆迁改造，包括现在的城市综合体建设，都是 D 集团地产

和政府合作在做的。”通过项目机会，政府与村庄实现有效互动。同时于 D 社区工作人员 Y 某处了解到，

镇上有抓包干部，区和市也会下派驻村书记，监督村集体发展，并从政策方面给予一些指导帮助，实现

了对村庄的有效监督和合作。 

4.2. 村治资源优化配置和生产经营模式转型 

乡村治理转型要求优化资源配置和生产经营模式转型。资本下乡推动农村全要素优化配置，为农村

带来大量资金，缓解了乡村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金短缺问题，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体系

建设提供资金支持，通过先进的技术和经营管理模式引入，提高了农业现代化生产效率从而实现农民增

收，同时吸引更多高质量人才流向农村，促进农村人才培养和就业结构优化，并通过土地流转，推动了

土地要素的集约化、规模化经营，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推动农业经营模式转型，从而在农村生产生活

领域引发质的变化，资本成为农村公共秩序中不可分离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着村庄治理模式的转变。

从 D 村村委 K 某处了解到，“D 村实行‘一套人马，三套班子’，形成了‘集团公司、村、社区’三位

一体管理模式”，实现村庄生产生活领域的质变，村庄资源得到优化配置，生产经营模式向现代化转型。 

4.3. 多元治理主体间形成新的利益分配格局 

Table 2. Economic income structure of villagers in D village 
表 2. D 村村民经济收入结构表 

收入类型 运营机制 覆盖人群 金额范围 

股份分红 村集体控股企业(25.29%) 
按 20%比例分配集体经济利润 全体村民 户均分红约 8 万~12 万元 

薪资报酬 村办企业就业 95%的村民 年薪 4 万~15 万元 

集体利益分红 集体收益共享机制 全体村民 每人每年固定分红 3000~5000 元 

集资红利 投资入股村企， 
按 10%年化收益率分配利润 累计 3000 户 单户年红利 5000~2 万元 

出租收入 高层公寓、临街商铺出租 部分村民 户均租金收入 2 万~5 万元 

数据来源：D 村村委会。 
 

乡村治理转型要求多元主体共治。资本下乡通过“龙头企业 + 合作社 + 村集体 + 农户”等模式，

与村庄构建起紧密型利益联合体，企业通过土地租赁、订单农业、入股分红等多种形式与农户建立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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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联结机制，让小农户更多地分享到产业增值收益。资本下乡项目一般需要与村集体合作，资本下乡参

与使得村集体经济收入增加，提升了村集体在村治中的经济基础和话语权。政府通过政策引导和项目支

持，与资本形成合作过程中，政府不仅实现乡村振兴目标，还通过税收、就业等途径获得了更多的经济

社会效益。资本下乡促成多元化的利益分配格局，使农户在传统土地收益和劳动收益外，通过参与合作

社、入股企业等方式获得经营收入，同时也带动农村特色产业发展，形成村民、村集体、企业、政府等多

元治理主体间合作共赢共治的村庄治理现代化转型。D 村村民经济收入结构如表 2 所示。D 村“村企合

一”的治理模式，村民通过村企入股、村集体分红、集资红利和出租房屋等多种方式获得收入，形成现

代产业同小农户的有效衔接。 

4.4. 村民自治的参与积极性提升 

乡村治理转型要求村民自治活力。资本下乡通过多种方式满足了农户的利益诉求和价值认同需要[11]，
增加了农户参与村民自治的积极性。在满足利益诉求方面，资本下乡通过产业收益共享，使农户以土地

入股、劳动参与等多种方式融入现代化产业链，资本投资农村基础设施和项目承接，为农户带来更多就

业岗位和渠道，同时在土地流转和规模化经营中，使土地价值增值，实现农户增收。在满足价值认同需

要方面，资本下乡在与村集体构建紧密利益联合的过程中，为村庄自治提供了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等

支持，使得村民自治组织得以强化，多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资本参与下发展壮大，村民在参与生产经

营中形成凝聚力，共建共治共享机制下，村民通过投工投劳、参与建设委员会等方式，直接参与村庄建

设，提高了村民主体性认知。D 村村民 L 某表示，“大家对村里的事谈论积极性很高，有活动很容易号

召起来，平时有什么问题直接去找村委，都能很快解决。”D 村通过以企带村，形成“公司经营利润–

公共服务–土地资源供给–村民支持”的带动模式，实现了公司业务扩张和村庄发展进步，村民主体性

增强，参与基层自治积极性显著提高。 

5. 结论与展望 

资本下乡的最终落脚点是服务于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农村发展现代化和农户稳定增收，资本下乡通

过参与农业生产、土地流转、人才培养和农村建设等方式，以资本化运作方式经营治理村庄[12]，在农业

农村现代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通过资本下乡，在对农村经济发展产生助力的同时，也在社会公共秩

序重塑上产生深远影响，使得农户在村庄中的收入不再局限于农业产出，丰富农户的收入来源，延长农

业产业链，加速农民的社会分工与分化，产生以经济精英为代表的新的有力的村庄权威，使得农村生产

生活得到质变，重塑村治格局。在资本下乡与村庄形成良性互动的前提下，企业可以通过参与村治获得

政策指导和帮助，提高生产效率，实现营收；同时村民可以通过村集体与企业合作实现增收，通过利益

联结形成村庄价值文化认同，借助资本力量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态环境，实现多元主体共赢的治

理格局，为乡村振兴的实现提供基础保障，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

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激发村庄内生活力，推动农村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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